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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 远

商海人生

除了诗歌之外，已年过五旬的中坤投资集团公司董

事长黄怒波最痴迷的事是攀登各大洲的最高峰。在金融

危机肆虐、国内宏观调控最严峻之际，中国的企业家们普

遍处于“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状态，黄怒波却放下手边所

有投资项目，全心全意登顶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峰。

比登顶更重要的是守护生命

麦金利峰对登山家们的挑战，不仅仅因为它是北美

第一高峰，更在于它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率。“邪恶”得就

像附在登山家身上的咒语，麦金利峰拥有世界最陡峭的

山势、最变化无常的恶劣天气和最薄弱的保护装置。对

此，黄怒波早有思想准备，要想登顶，就必须在所有危险

关头挺住。他表示，就像自己这些年做企业一样，遇到的

危急关头不可谓不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也不可谓不险，自

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挺住。黄怒波熟悉这种感觉，也

相信这种感觉。这次在美国国庆日挑战麦金利峰，这种

感觉也是他携带的唯一有把握的“装备”。

尽管一路上差点跌落雪坑，尽管白天和夜晚接近 70

度的温差几乎让人心梗，黄怒波却只用了职业登山家一

半的时间，就成功登顶。而在他登顶的同时，山下传来消

息，两名西班牙登山家在攀登麦金利峰的途中意外罹难。

这个自小历经坎坷、身经磨难、面容坚毅的北方大

汉，一生几乎从不轻易说苦、说累，唯有登山，黄怒波感

叹真是太累、太辛苦了，“说实话，每次登山路上都很后

悔，自己怎么又来了！”即使拿做企业的难和登山比，“那

简直就不算什么！登山的时候才知道山下有多好，山下

的一切都是天堂！”黄怒波说。

有人说登山是为了磨练意志，这话对真正的登山者来

说显得有点太轻巧了。登山，从来都是在与死神殊死搏斗。

没亲身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无法想象，珠峰的峰顶

几乎就是尸体垒就的；没有体验过麦金利峰凶险的人也

无法体会，一个闪失就会成为麦金利峰“殉山者”中的一

位。黄怒波每次在登山路上都会遇到不知几时去世的

登山者，他们有的就靠在路边的石头旁，由于严寒，他们

的面容依然栩栩如生，头发、胡子上都闪动着“没来及”

擦拭的雪花，有的还圆瞪着双眼，一路望向往上攀登的

人们……“这些尸体都不算挡道的，挡道的尸体都会被

登山队的人定期清理到山下，其实就是推下去摔得粉身

碎骨。”黄怒波平静地解释着。

黄怒波最近一次攀登珠峰，同行的一位伙伴本来都

已登顶，因为体力不支，在下山的路上，海拔 8700 米处，耗

尽了生命。黄怒波到达 8400 米高度时，为了安排一位生

命垂危的队友下山，延误了最佳登顶时间。当时，他的双

手已经被冻得毫无知觉，本能告诉他，如果继续向顶峰

8844 米攀登，死亡将随时降临。即使热爱登山，黄怒波也

从未打算用生命作为代价。即使一次次挺住了，如果情

况危急，他也会意志坚定地选择放弃。“懂得放弃的人才

会成熟。”黄怒波这样说登山，这句话也是登山给他最大

的人生启示。比起登顶，守护好生命是他更重要的使命。

重建桃花源

久经商场，黄怒波见惯了不顾一切攫取财富的人。但财

富从来都不是黄怒波追求的终极价值。比起赚钱做企业，十

来年中，他真正引以为豪的倒是他散尽钱财做成的几件事。

早在 1985 年，黄怒波曾加入中央讲师团，在安徽黄山

地区讲授古汉语。这方山水里藏匿着一处代表徽派文化

的故民居村落——宏村。那时，还没有人知道那是中国

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徽派民居群落。但岁月的侵蚀，外加

无人呵护，这个依山傍水、黛瓦粉墙如仙境般的村落，渐

渐衰败、沉寂，早已不是彼时为他带来平静、安宁的“桃花

源”了。心痛之余，黄怒波决定为这里注入大笔资金。

与别的房产开发商不同，黄怒波最主要的资金不是

用在建造五星级酒店和别墅上，而是煞费苦心地请专家

做这里的保护规划，让古村落恢复原来的面貌，让当地

村民享受到改造带来的经济利益。同时，他还正式向联

合国申请宏村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看着古老宏

村在自己手中剥离灰尘、展露芳华，黄怒波心里溢满了

陶醉和幸福。那种快乐是财富和功名无法取代的，或许

对于他，这就是生命的终极价值——为社会留住了一方

宝贵的文化遗迹。他发自内心地感慨：人一辈子哪怕只

做一件这样的事，也知足了。

幸福的标准

对于幸福的标准，黄怒波和他插队时一起劳作的农

民一样，就是“知足”。1976 年，他和当地农民在田里辛

辛苦苦种了一年麦子，但还没来及收割，天降大雨，一夜

间，一年的起早贪黑就活生生地被浸在了水里，他和一

村农民光脚站在泥地里，守着烂麦子，放声嚎哭。那时

候，一年的好收成就是幸福。

黄怒波在那个偏僻村落中当古汉语老师时，教会了

孩子们知识，孩子们把他当成了最亲近的人。他也像个

孩子一样，和他们在雪地里疯跑着踢球；他带着孩子们

在泥巴垒成的教室里朗声诵读；在他十平方米的宿舍

里，到处插着孩子们采来的野花，每天晚上，他都是在扑

鼻的花香里入梦……

这样的幸福感，黄怒波觉得至今也没有被超越。尽

管后来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他也拥有了私人游轮和美

国豪宅，然而，对他来说，那只是些和他财富匹配的寻常

物件，不是上天额外赐给他的幸福。这些一点也不如登

山归来，让骡子一路颠簸拉着自己下山，回到村里吃一

大碗热腾腾的酸汤面来得痛快。

在采访中，黄怒波和记者一再提到善待财富的概

念，很多发迹后的企业家之所以被财富拖入了灾难和痛

苦，都是因为没有善待财富，不懂得对自己的获得知足、

感恩。有了财富之后，还要回馈社会，要懂得用文化与

精神来平衡对财富的追求，这样，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就

都不至于陷入痛苦和迷茫中。

黄怒波：财富不是我追求的终极价值

作为一名怀揣艺术梦想的舞者，杨丽萍正在实现从

舞蹈演员到民营文化企业家的转变，她用商业的力量延

续着舞蹈的生命。

就在很多人质疑已过天命之年的杨丽萍还能够舞

多久的时候，她主动离开了这个舞台。

近日，国家大剧院，舞剧《孔雀》作为舞蹈家杨丽萍

的收官之作在北京首次公演。这部汇集了她毕生光亮

年华的舞台剧，将成为杨丽萍 40 年舞蹈生涯的句号，在

完成全国巡演后，她将退出舞台。

“有很多地方可以跳舞，镁光灯下这个舞台空间太

小，我准备放弃。”杨丽萍表示。

而就在《孔雀》首演之时，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宣布（下称“深创投”）向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下称“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投资 3000 万元，杨丽

萍的“第二舞台”浮出水面。深创投作为杨丽萍文化传

播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成为了杨丽萍的新舞伴。

这只曾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孔雀”，如何成为市场

大潮中披荆斩棘的首领，“女神”杨丽萍的新角色让人充

满期待。

想跳孔雀舞，先要买下孔雀服

杨丽萍的艺术与商业相结合，从 2000 年她离开中央

民族歌舞团后就已经开始了。没有了国家津贴，她必须

自己养活自己。

2002 年，杨丽萍开始创作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

象》。投资方原本想要一台取悦游客的晚会，而杨丽萍却

从田间地头招来一批农民上台表演，自感看不到利润的

投资方突然临时撤资。

杨丽萍并未因为投资人的离开而放弃，她带着亲自挑

选的演员，一直坚持编排了两年。那两年，大概是杨丽萍一

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卖掉了大理的房子，

甚至要依靠接拍广告和各处走穴才能凑够全团的经费。

此番坎坷，让杨丽萍清楚了一个游戏规则，“比如跳

舞，你必须吃饱了才能跳。”杨丽萍说。

守得云开见月明，2003 年 8 月，《云南映象》在昆明

会堂首次公演，此后，历经曲折的《云南映象》赴全国各

大城市及海外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巡演。作为昆明会堂

每晚的固定演出节目，《云南映象》自公演至今的 9 年来

始终保持着超高的上座率。

在不断的磕碰之中，杨丽萍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属于她

的商业模式：让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商业化运作，并实行

驻场演出和巡演“两条腿走路”。《云南映象》商演一年后，

成立了云南映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杨丽萍任董事长。经

过一系列资产重组，公司改名为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

杨丽萍非常清楚，如果想买一件孔雀服，必须先挣

到买服装的钱，才可以去搞艺术。

做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王焱武是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中一个不得不提的

人物。

2006 年，王焱武到云南旅游，看了《云南映象》的演出

并跟杨丽萍见面后，决定义务帮她处理一些公司日常事

务，彼时，他正在瑞士银行任特高资产管理部执行董事。

这位“职业经理人”一开始只是周末兼职，随着公司

的发展，从 2012 年开始，王焱武开始全职管理公司。

现在，王焱武的职务是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总经

理，在公司里，杨丽萍作为公司董事长负责作品，王焱武

则负责商业。对于并没有接受过系统商业学习的杨丽

萍来说，王焱武的加入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杨 丽 萍 与 深 创 投 结 缘 也 是 由 王 焱 武 一 手 促 成 。

2011 年 12 月，云南省举办滇池泛亚股权投资高峰会，王

焱武代表瑞士银行在就国际投资策略进行演讲时，提到

了杨丽萍的公司，这引起了深创投西南大区负责人许翔

的注意。

有了王焱武的牵线搭桥，深创投加入杨丽萍文化传

播公司的过程十分顺利。深创投 2012 年上半年工作会

议在昆明召开，董事长靳海涛看完《云南映象》并与杨丽

萍接触之后，立刻决定投资。

深创投数据显示，此次公司对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投

资的 3000 万元中，1000 万元由深创投与昆明当地创投引

导基金合作的云南红土创投出资，1500万元由深创投集团

总部出资，另外深创投的一位合伙人也跟投了500万元。

据许翔介绍，深创投以 3000 万元出资获得了杨丽萍

文化传播公司 30%的股权，公司另外 70%的股权则主要

由杨丽萍本人持有，同时也为未来激励骨干团队预留了

部分股份。

“民营演艺团体想要活下去，只有寻找融资，自己养

活自己。”谈及此次私募融资的动机，王焱武表示，“而从

事商业演出，票价又不能涨得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向资

本市场寻求外部融资是民营演艺公司的自救方式，也是

一种新尝试。”

资本的几番推动，上市也是不可避免的话题。尽管

公司提出了 3 年至 5 年内登陆 A 股市场的规划，但对于上

市，杨丽萍并不坚持：“本来我是觉得麻烦，所以不去想上

市，但是经过他们的解释，我了解到这是一种生物链方

式。即使做失败了也没关系，该灭就灭，该生就生。”

有了资本的助力，杨丽萍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赞助一些

国内的舞蹈大赛。“这样做，不仅能给新星提供演出平台，

也会给公司注入新的优秀演员和艺术创意。”杨丽萍表示。

据了解，舞剧《孔雀》巡演结束后将在上海和西双版纳

呈现两个版本的定点演出，拉萨也在向杨丽萍发出邀请。

未来，他们还有到东南亚演出的计划。除演出计划，公司

的商业代言和衍生产品也正在规划之中。《孔雀》巡演结束

后，纪念红酒就会面向市场发行。

以商业运作的方式将一位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艺术

价值长久地留存、传承，是杨丽萍和她的公司正在进行

的探索，在很多大佬眼中，杨丽萍团队将会成为中国文

化产业新的标杆。

杨丽萍告别舞台：“孔雀”上演资本大戏
■ 赵明月

焦点人物

从黄怒波冰岛置地看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虽然黄怒波早已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地产大鳄，

但是，一向低调的处事风格，让他在当时并没有成

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真正让他站在舆论风头浪尖

上的事情，是他在去年 8 月计划斥资 2 亿美元赴冰岛

买地并开发旅游地产。

不过，由于担心黄怒波和中坤集团有其他企图，

冰岛内政部决定不批准中坤冰岛购地的特别申请。

买地之路被堵死后，中坤集团开始和冰岛方面探讨

其他合作方式。最终，在今年 5 月，情况出现了转机，

冰岛政府同意该项目由买转租。这让中坤集团在和

冰岛方面签约后，可以以 600 多万美元租下冰岛 3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租期为99年。

为什么一定要去冰岛开发旅游地产？一时让国

人大惑不解。是黄怒波为了自己抑或是企业的声名

而大出风头吗？还是他的诗人情怀大发，要寄情于

冰岛这个国人鲜有踏足的地方呢？黄怒波曾对媒体

如此表白过自己坚持投资冰岛的心迹，他说：“为了给

中国企业争口气，不能放弃。即使投资冰岛不成功，

也不会放弃‘走出去’。”

尽管他不理解冰岛方面为何对中国企业仍抱有

戒心，但这也无法改变黄怒波要代表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信念。让黄怒波对海外投资一直脚步坚定的

原因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发展最快、最不可忽视的力量。向海外展现中国的

软实力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国企业很

难回避的重任。改变外国人对中国先入为主的陈旧

观念，需要一众中国企业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了 解 黄 怒 波 的 人 能 够 理 解 他 此 番 行 动 的 动

机。早在数年前，为了振兴中国诗歌创作，他就曾

投入巨资扶持。作为一名诗人，他知道诗歌对一

个民族的深远意义；作为一名富有的商人，他也有

能力为诗歌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尽管比起投资

冰岛，黄怒波“投资”诗歌的举动鲜有媒体报道，然

而，两次投资背后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那就是履

行一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1997 年，黄怒波斥资 400 万元开发当时名不见

经传的安徽黄山宏村景区，景区的保护和重新修缮

就花了好几年时间。“中国拥有广阔的自然资源，因

此，旅游地产可以承载很多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

不动产销售、实景演出等都可以让开发商获得巨大

的回报。但要想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要

将保护作为开发的前提。毕竟，企业毁坏性开发 10

年，往往需要 100 年的时间去补救。究竟采取何种模

式开发旅游地产，取决于地产商的素质。”黄怒波曾经

如是说。无独有偶，中坤集团在北京的门头沟开发

古村落时，为了把一块砖做旧，甚至会用上半年的时

间。的确，不动产销售和大型实景演出能让旅游地

产开发商在短期内获得巨额回报，但弄得不好，可能

会给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造成毁灭性伤害。这是

黄怒波最不愿意看到的。

黄怒波的经商方式让我们开始思考企业家的社

会责任问题，而谈起这个沉重的话题，更多的是让人联

想起很多企业家不顾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不惜损害

社会、国家利益，谋求个人财富。有学者认为，中国富

豪和社会的关系之所以偏离了正常的形态，与他们的

发家途径有关。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多年中，

出现了许多掌握大量财富的富商和企业家，这其中有

不少人是一夜暴富，因此他们很难在社会中给自己一

个准确的定位，也难以了解自己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在 西 方 ，由 于 经 历 过 漫 长 的 创 业 和 发 家 过

程，企业家在种种磨砺与挫折中形成了一些可贵

的 品 格 。 尤 其 是 经 历 过 上 世 纪 30 年 代 的 经 济 危

机，经 历 过 萧 条 与 繁 荣，他 们 明 白 财 富 来 自 于 社

会，所以必须对社会做出回报。但是中国企业家

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他们认为钱都是自己赚来

的 ，便 更 加 缺 少 对 社 会 的 认 同 感 ，缺 少 社 会 责

任。对比起来，可以明显看到，尽管不差钱，但中

国企业家的心灵财富还需更长时间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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